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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企业员工工作时长与职业性肌肉骨骼疾患的
关联分析

吴益康，周哲华，吴大明

嘉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科，浙江 嘉兴 314001

摘要：目的 探讨互联网企业员工工作时长与职业性肌肉骨骼疾患（WMSDs）的关联。方法 整群抽取浙江省嘉兴市

5家互联网企业员工，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人口学信息、工作时长等资料，采用《劳动者疲劳蓄积度自己诊断调查表》和

《肌肉骨骼疾患调查问卷》评估疲劳蓄积和WMSDs；按每周工作时长分为≤40 h、>40 h～、>48 h～、>56 h组，>40 h
定义为长工时，并采用多因素 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工作时长与WMSDs的关联。结果 回收问卷334份，有效问卷280
份，有效率为83.83%。调查男性211人，占75.36%；女性69人，占24.64%。年龄<36岁204人，占72.86%。长工时暴

露234人，占83.57%。检出疲劳蓄积93人，检出率为33.21%。检出WMSDs 183例，检出率为65.36%；其中颈部WMSDs
检出率最高，为 52.50%。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调整性别、婚姻状况和睡眠障碍后，每周工作时长与患

WMSDs有统计学关联（>40～48 h，OR=2.199，95%CI：1.083～4.468；>56 h，OR=6.688，95%CI：1.902～23.520）；

将疲劳蓄积纳入回归模型后，每周工作时长与患WMSDs无统计学关联（P>0.05）。结论 长工时可能增加互联网企业

员工WMSDs患病风险，疲劳蓄积可能起到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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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ing duration and work-related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among Internet enterprise employees

WU Yikang, ZHOU Zhehua, WU Daming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and Health, Jiaxing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Jiaxing, Zhejiang 31400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ing duration and work-related musculoskeletal disor⁃
ders (WMSDs) among Internet enterprise employees. Methods Employees were randomly sampled from five Internet en⁃
terprises in Jiaxing City of Zhejiang Province using the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Participants' demographics and working
duration were collected using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the fatigue accumulation and WMSDs were assessed using the
Self-diagnosis Questionnaire for Fatigue Accumulation and the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Questionnaire. The working du⁃
ration per week was classified into 40 h and less, 40 to 48 h, 48 to 56 h and 56 h and longer, and more than 40 h
working duration per week was defined as long working durati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working duration and WMSDs
was examined with a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Results Among 334 questionnaires recovered, 280 were
valid, with an effective recovery rate of 83.83%. The participants included 211 men (75.36%) and 69 women (24.64%),
and there were 204 participants at ages of less than 36 years (72.86%) and 234 participants with long working duration
(83.57%). The detection of fatigue accumulation and WMSDs was 33.21% and 65.36% among the participants, with the
highest prevalence of WMSDs detected in the neck (52.50%).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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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 working duration correlated with WMSDs (>40 to 48 h, OR=2.199, 95%CI: 1.083-4.468; >56 h, OR=6.688, 95%CI:
1.902-23.520) after adjustment for gender, marital status and sleep disorders. If fatigue accumulation was included in
the model,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correlation between weekly working duration and WMSDs (P>0.05). Conclusion
Long working duration may increase the risk of WMSDs among Internet enterprise employees, and fatigue accumulation
may play a mediating role.
Keywords: working duration; work-related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fatigue; Internet enterprise

《劳动法》规定，我国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长

不超过 8 h、平均每周工作长不超过 44 h 的工时制

度［1］。互联网行业由于创新性和时效性特点以及激

烈的竞争环境，从业人员普遍存在长工时暴露。一项

调查显示，互联网企业员工平均每天工作时长超过

10 h，在产品开发、交付期间可长达 16 h［2］。目前国

内外研究发现，长工时是多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心

理疾病及精神疾病的危险因素［3-4］，例如 VIRTANEN
等［5］研究发现在 18～69 岁男性中，长时间工作与血

脂、血糖、γ-谷氨酰转移酶、谷丙转氨酶和肌酐升高

以及肥胖存在统计学关联；李赞等［6］报道长时间工作

的员工更容易产生职业倦怠，出现抑郁症状。

职业性肌肉骨骼疾患（work-related musculoskel⁃
etal disorders，WMSDs）是指从事具有重复性动作、

作业时间较长或强制体位等特征的职业活动所引起的

一系列疾病，其患病率高，并且很大程度上与工作场

所中发现的人体工效学因素有关［7-8］。互联网企业员

工久坐办公，需要克服姿势负荷，且工作内容以键盘

操作为主，全身少量肌肉高频率收缩，属于反复性作

业，是 WMSDs 的易感人群［9］。于 2021 年 9—11
月，对浙江省嘉兴市 5 家互联网企业员工工作时长、

疲劳蓄积和 WMSDs 患病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工作时

长与互联网企业员工 WMSDs 的关联。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抽取嘉兴市 5 家主

要从事软件开发的互联网企业的在职员工为调查对

象。纳入标准：年龄≥18 岁；本岗工作时间在 6 个

月及以上；自愿参加调查，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

标准：长期病假或离职者。

1.2 方法 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基本情况、

疲劳蓄积和 WMSDs 症状。先与企业负责人沟通，取

得合作，再由负责人统筹，统一组织现场调查。调查

对象通过扫描二维码线上填写问卷，问卷提交后直接

上传至系统数据库进行逻辑审核。

1.2.1 基本情况调查 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文

化程度、婚姻状况、睡眠状况、月均收入、岗位、工

龄、每周工作时长等。出现以下任一项即判定存在睡

眠障碍：（1） 30 min 以上才能入睡；（2）几乎每天

难以入睡；（3）几乎每天发生早醒［10］。依据《劳动

法》规定，每周工作时长>40 h 定义为长工时，调查

对象按每周工作时长分为≤40 h、>40 h～、>48 h～、

>56 h 组。

1.2.2 疲劳蓄积评估 采用《劳动者的疲劳蓄积度自

己诊断调查表》，从自感状况和工作状况 2 个维度评

估疲劳蓄积情况［11］。自感症状分为Ⅰ～Ⅳ级，工作

状况分为 A～D 级，通过工作负担度分数表评估疲劳

蓄积程度，工作负担分数>1 分判定为存在疲劳蓄积。

Cronbach's α 为 0.918。
1.2.3 WMSDs 评估 采用杨磊等［12］编制的《肌肉

骨骼疾患调查问卷》评估调查对象颈、肩、背、肘、

腰、手腕、髋臀、膝和踝（足） 9 个部位过去 1 年内

疼痛或不适情况，如该部位存在疼痛或不适情况计 1
分，否则计 0 分。总分≥1 分判定为 WMSDs 症状阳

性；总分越高表示 WMSDs 症状越严重。Cronbach's
α 为 0.787。
1.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22.0 软件统计分析。定

量资料服从正态分布，采用均数±标准差（x±s）描

述；定性资料采用相对数描述，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

验。工作时长与 WMSDs 的关联分析采用多因素 lo⁃
gistic 回归模型。检验水准 α=0.05。
2 结 果

2.1 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回收问卷 334 份，有效问

卷 280 份，有效率为 83.83%。280 名调查对象中，

男性 211 人，占 75.36%；女性 69 人，占 24.64%。

年龄<36 岁 204 人，占 72.86%。工龄<10 年 171
人 ， 占 61.07%。 本 科 及 以 上 学 历 135 人 ， 占

48.21%。技术岗位 183 人，占 65.36%。月收入<

7 000 元 154 人，占 55.00%。已婚 150 人，占

53.57%。有睡眠障碍 95 人，占 33.93%。

2.2 长工时暴露情况 调查的互联网企业员工每周

平均工作（48.2±9.1） h，其中男性为（48.3±9.6） h，
女性为 （47.9 ± 7.0） h。长工时暴露 234 人，占

83.57%。随着月收入增加，长工时暴露率均呈上升

趋势（P<0.05）。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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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疲劳蓄积检出情况 检出疲劳蓄积 93 人，检

出率为 33.21%。每周工作时长≤40 h、>40 h～、>

48 h～、>56 h 的员工分别检出疲劳蓄积 6、40、25
和 22 人，检出率为 13.04%、27.97%、40.98% 和

表 1 互联网企业员工长工时和 WMSDs 检出情况［n（%）］

Table 1 Prevalence of long working duration and WMSDs among Internet enterprise employees [n (%)]

项目 Item

性别Gender
男Male
女Female

年龄/岁Age/Year
<26
26～
31～
36～

文化程度Educational level
本科以下Below bachelor degree
本科及以上Bachelor degree and above

岗位Post
技术岗Technical
非技术岗Non-technical

婚姻状况Marital status
未婚Unmarried
已婚Married
离异或丧偶Widowed or divorced

月收入/元Average monthly income/Yuan
<5 000
5 000～
7 000～
9 000～
11 000～

工龄/年Length of service/Year
<5
5～
10～

睡眠障碍Sleep disorders
否No
是Yes

疲劳蓄积Fatigue accumulation
否No
是Yes

每周工作时长Weekly working duration/h
≤40
>40~
>48~
>56

调查对象

Respondents

211（75.36）
69（24.64）

60（21.43）
79（28.21）
65（23.21）
76（27.14）

145（51.79）
135（48.21）

183（65.36）
97（34.64）

118（42.14）
150（53.57）
12 （4.29）

55（19.64）
99（35.36）
48（17.14）
37（13.21）
41（14.64）

96（34.29）
75（26.79）

109（38.93）

185（66.07）
95（33.93）

187（66.79）
93（33.21）

46（16.43）
143（51.07）
61（21.79）
30（10.71）

长工时Long
working duration

176（83.41）
58（84.06）

47（78.33）
66（83.54）
56（86.15）
65（85.53）

121（83.45）
113（83.70）

158（86.34）
76（78.35）

96（81.36）
130（86.67）

8（66.67）

36（65.45）
84（84.85）
43（89.58）
34（91.89）
37（90.24）

78（81.25）
62（82.67）
94（86.24）

154（83.24）
80（84.21）

147（78.61）
87（93.55）

—

—

—

—

χ2 值

0.016

1.726

0.003

2.947

3.966

17.725

0.986

0.043

10.096

—

P值

>0.999

0.631

0.954

0.086

0.138

0.001

0.611

0.836

0.001

—

WMSDs

126（59.72）
57（82.61）

35（58.33）
54（68.35）
38（58.46）
56（73.68）

93（64.14）
90（66.67）

117（63.93）
66（68.04）

68（57.63）
108（72.00）

7（58.33）

33（60.00）
63（63.64）
34（70.83）
26（70.27）
27（65.85）

54（56.25）
58（77.33）
71（65.14）

113（61.08）
70（73.68）

102（54.55）
81（87.10）

22（47.83）
95（66.43）
40（65.57）
26（86.67）

χ2 值

12.036

1.981 a

0.197

0.172

6.299

0.864 a

1.557 a

4.403

29.067

9.364 a

P值

0.001

0.159

0.657

0.492

0.043

0.352

0.212

0.036

<0.001

0.002

注：a表示采用趋势 χ2 检验。Note: a, using linear by linear association in chi-squar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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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3%。随着每周工作时长增加，疲劳蓄积检出率

呈上升趋势（χ2
趋势=31.496，P<0.001）。

2.4 WMSDs 检出情况 检出 WMSDs 症状 183 例，

检出率为 65.36%；其中颈、肩、腰、背、腕、膝、

肘、髋臀和踝（足） WMSDs 分别为 147、106、97、
76、51、30、26、24 和 24 例，检出率分别为 52.50%、

37.86%、34.64%、27.14%、18.21%、10.71%、9.29%、

8.57% 和 8.57%。女性、已婚、有睡眠障碍、有疲劳

蓄积的员工 WMSDs 检出率相对较高（均 P<0.05）。

随着每周工作时长增加，WMSDs 检出率呈上升趋势

（P<0.05）。见表 1。
2.5 工作时长与 WMSDs 的关联分析 以 WMSDs
为因变量，以每周工作时长为自变量，调整性别、婚

姻状况和睡眠障碍等因素，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

分析。结果显示，每周工作时长是 WMSDs 的影响因

素，当每周工作时长>56 h 时，发生 WMSDs 的风险

明显升高；将疲劳蓄积纳入上述模型，结果显示每周

工作时长与 WMSDs 无统计学关联。见表 2。

表 2 互联网企业员工工作时长与 WMSDs 关联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Table 2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ing duration and WMSDs

among Internet enterprise employees

模型Model

未纳入疲劳蓄积 Fatigue accu⁃
mulation was not included

纳入疲劳蓄积 Fatigue accumu⁃
lation was included

变量Variable

每周工作时长

Weekly working duration/h
＞40～
＞48～
＞56

常量Constant
每周工作时长

Weekly working duration/h
＞40～
＞48～
＞56

疲劳蓄积Fatigue accumulation
是Yes

常量Constant

参照组

Reference

≤40

≤40

否No

β

0.788
0.726
1.900

-1.850

0.586
0.324
0.950

1.699
-2.169

xs

0.362
0.418
0.642
0.549

0.379
0.445
0.687

0.375
0.563

Wald χ2 值

4.752
3.013
8.722

11.368

2.397
0.530
1.915

20.514
14.834

P值

0.029
0.083
0.003
0.001

0.122
0.467
0.166

<0.001
<0.001

OR值

2.199
2.066
6.688
0.157

1.797
1.383
2.586

5.470
0.114

95%CI

1.083～4.468
0.911～4.688
1.902～23.520

0.856～3.774
0.578～3.308
0.673～9.933

2.622～11.413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83.57% 的互联网企业员工每

周工作时长超过 40 h，刘晓曼等［13］对全国 35 家互

联网行业代表企业 3 589 名员工的调查发现，68.0%
的员工暴露于长工时，两者存在一定差距，可能是由

于嘉兴市互联网企业以小微型企业为主，而这些小微

型企业会因为发展的需要而经常加班［14］。随着月收

入增加，长工时暴露率呈上升趋势，这与互联网企业

的高薪酬激励制度有关［15］。

WMSDs 是由工作原因引起的肌肉骨骼疾患，

65.36% 的互联网企业员工检出 WMSDs，主要发生于

颈 （52.50%）、肩 （37.86%）、腰 （34.64%） 和背部

（27.14%）。一项对高等教育机构办公室工作人员调

查 发 现 ， 下 背 （58.1%）、 腕 （53.0%） 和 肩 部

（50.2%）是常见的 WMSDs 患病部位［16］。对伊朗克

尔曼医科大学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调查发现，下背

（72.4%）和颈（55.2%） WMSDs 患病率最高［17］。互

联网企业员工以办公室工作为主，因此与办公室工作

人员发生 WMSDs 的常见部位基本相同，但本研究中

腕 WMSDs 检出率较低（18.21%），可能与调查对象

的年龄相对较小有关。本研究发现，互联网企业女性

员工 WMSDs 检出率高于男性员工，可能是因为女性

应对不良工作条件的能力更弱，需要的恢复时间更

长，与 ANDERSON 等［16］研究结果一致。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调整个体

特征因素后，每周工作时长与 WMSDs 存在统计学关

联，WMSDs 的患病风险随每周工作时长的增加而上

升，每周工作时长>56 h 的员工患 WMSDs 的风险是

每周工作时长≤40 h 员工的 6.688 倍，提示长工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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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SDs 的危险因素。LEE 等［18］也发现长工时增加

了 WMSDs 的罹患率。但是在将疲劳蓄积纳入回归模

型后，每周工作时长与 WMSDs 无统计学关联，提示

疲劳蓄积可能是长工时与 WMSDs 间的中介因素。

YAMADA 等［19］研究发现疲劳是 WMSDs 患者失去工

作能力的决定性因素，长时间工作使员工很难从疲劳

中恢复，进而引发 WMSDs［20］。

综上所述，互联网企业员工颈、肩、腰和背部易

发生 WMSDs，工作时长是 WMSDs 的危险因素。疲

劳蓄积对工作时长、WMSDs 可能存在中介效应，有

待进一步研究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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